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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急冻

王大山的项目拖了整整一年才准备开

工。这时，天已经变了。

2010年 10月，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

速转向紧缩，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

备金率，钱少了。

华夏银行同意将王大山公司的1.5亿贷

款做了延期，但贷款额度抽紧、审批权限上交

到省分行后，新的贷款显然是没法审批下来。

如果处在楼市上行的阶段，王大山还有

一个选择是尽快开盘回笼资金。但在2011

年2月，温州出台了地方版限购办法，严厉程

度超过了北京。限购让温州楼市进入了下行

轨道。

2011年9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高利贷

也借不到了，王大山和他的5个合作伙伴只

能分别从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几十万

几十万地借贷，勉强支撑。

往常主动送钱过来的债主纷纷找上门来

催债，每个月一次。6个合作伙伴，一共欠下

了高达7亿元的高利贷。王大山一度萌生跑

路的念头，后来想到毕竟项目还在，跑路就彻

底回不来了，开始跟债主协商让他继续把这

个项目做完，“如果跟我一块坚持，最后还能

收回一半的本金。”

再支撑三个月，王大山的楼盘大概就能

完工了。能卖多少钱？他现在还没想过，拿

地时预计的一平米5万是不敢想了，“三万多

吧。”他说。

还有一些房地产商没有熬过这个难关。

2012年1月，湖南岳阳的温州商会会长白洪

光用钢丝绳结束了他年仅42岁的生命。

曾经引领全国炒房风气之先的“温州炒

房团”，在2010年开始的“限购”政策之后，

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其中一位炒房团团

长，曾经坐拥价值7000万的房产，因为房价

下跌资产缩水三分之一强，而此前炒房的资

金几乎全部来自温州的民间资本，只能降价

卖房。

其中一位债主对记者说，他在2011年借

出了200万元，2013年 5月去要钱，就被告

知，要么拿走八成的本金，要么拿走两套房

子。

（应被访者要求，王大山、刘闻为化名）

据《南方周末》

温州：从炒房团到弃房团

温州人，正在他们的家乡陷入一场

严重的楼市危机。

2013年8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

了最新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69

个城市都在同比上涨，唯有温州，仍在下

降。至此，温州已经连续23个月同比下

降。

更触目惊心的是，越来越多的房主

放弃了正在银行做按揭或者抵押给银行

的住宅、经营性房产。一位不愿具名的

房地产业内人士从多位银行亲友处核实

的信息是，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万套，

如果按照每套100平方米来计算，100万

平方米的量已经超过了2012年温州全

年新盘供应量。

截至目前，温州的央行系统尚无法

提供准确的官方数据。许多被作为资产

处置的房屋，进入法院系统，但法院也未

能提供统计数据。

但可以佐证的是，温州产权交易拍

卖行2013年上半年完成的拍卖金额相

比去年和前年都是接近一倍的增长。“其

中绝大多数拍的是房产。”该拍卖行拍卖

总监告诉记者。

2011 年 9 月，“眼镜大王”胡福林

跑路事件拉开了温州这场经济危机的

序幕，民间借贷链条迅速断裂，越来越

多的温州商人被追债，以致跑路、自

杀。如今，这场危机正在蔓延到金融

系统。

传1万套房子放弃还贷

2009年底，刘闻以每平方米4万元

的价格，买下“鹿城广场”一套350平方

米的房子，一年后就涨到了每平方米7.5

万元，升值了1000万元。但没想到，再

过一年后，过山车一般回到了原点，一场

空欢喜。

“鹿城广场”是温州近年来最具标

志意义的豪宅，由全国性房地产商绿

城集团开发，拿地时是地王，开盘后是

楼王。

从峰值拦腰斩断的豪宅名单还

可以列出一长串，温州本土最大开发

商中梁地产的香堤半岛每平米是从 5

万元降到了如今的 2.8 万元；中低端

商品房也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

三四十。

不仅是购房者，连开发商也看走了

眼。王大山就是其中之一。2.8万元的

楼面地价，王大山当时预计能开到5万

元，最差4万元起。因为地处鹿城区这

一温州传统老城区，该区域的新盘非常

稀缺，最贵的豪宅“鹿城广场”的二手房

时价已经逼近了8万元。如今，他债务

缠身。

被腰斩的豪宅

王大山的个人财富是在房地产行业

做了5年积累的，部分土地款是跟另外

五个朋友合伙凑齐的。他浸淫房地产业

的那5年中，温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

从每平方米8000元一路上涨到3万元，

部分楼盘价格甚至超过北、上、广等特大

城市。

王大山2010年拍下鹿城区那块地

的时候，也正巧遇上了一个资金乱飞的

疯狂年代。

他一点也不担心资金缺口，因为

“很多人通过朋友主动找上门来要投

钱，还请我们吃饭，一放就是1000万、

2000万元。”

自2009年起，温州的民间借贷开始

进入一个逐渐疯狂的状态。一开始的利

息还只是月息2分3分，发展到2011年

年中温州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根据央

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研数据，利率水平

超过了历史最高值，月息6分甚至更高，

这意味着100万的民间借款每年要还的

利息就高达72万元。

温州民间借贷涉及之广，根据央行

温州中心支行的报告可以看出，“大约

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

民间借贷。”

钱从哪里来？除了从实体经济抽

血之外，更多的民间借贷资金的源头是

银行，而房子就是他们撬动资金的重要

工具。

杭州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位部门负

责人详细解释了这个资金流动的链条：

不少温州人在买房之后，再拿去银行做

抵押贷款。一套500万的房产，无论是

按揭还是抵押，一般最多只能在银行贷

出 300万元。奥妙在于担保的放大作

用——担保公司可以作为中间担保人，

协助房主多贷剩下的 200 万元出来。

“只要房价是上行的，担保公司就没有

任何风险。”

银行自身当然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外

放贷。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

末贷款余额是 6194 亿，是前者的 1.8

倍。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

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贷款总量

的1/3，而且50%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

为抵押保全品。

土地款尚未缴清之时，王大山就通

过一家平台公司，从华夏银行贷到了1.5

亿元，“和民间资本一样，他们当时也在

求着我们去贷款，所以打了各种擦边

球。”

“如果没有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

划，温州的钱不会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房

价也不会上涨这么快，暴涨的楼市也不

会进一步接下更多的民间资本。”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

四万亿催生疯狂借贷

温州人曾以四处
炒房闻名，现在，忽冷
忽热的政策让他们心
惊胆颤。在经历了四
万亿宽松狂潮以及接
踵而至的楼市限购政
策之后，连续下跌 23
个月的房价，让越来越
多的温州人将房产丢
给了银行或法院。


